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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8月 24日，拥有全球最大销量的杂志《读者文摘》
在美国正式宣布破产。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推出了iPad，这种
如同普通书本一般大小的触摸式电脑杀入市场后，有人断定，

“无纸阅读”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传统纸质媒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期刊与数字媒体的竞争也日趋白

热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互联网，我国“掌上媒体”
的时代已经到来。新媒体时代，在战火愈烈、趋势明朗的受众
争夺战里，传统期刊《中国民族》在困境中寻找出路，通过一系
列的改版，不断强化与社会各界特别是新媒体的合作，推出了
各种设计新颖的别册特刊，既增加了可读性，又维护了其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的机关刊职能，转型步伐虽然缓慢，却具有
代表性。

1957年创刊的《民族团结》杂志是由国家民委主管、《民族
团结》杂志社主办的国家级民族期刊，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为推进民族工作，经老一辈革命家倡议和党中央批准创办
的。2000年，《民族团结》正式更名为《中国民族》，现已用汉、
英、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6种文字出版发行。作为我国
民族新闻宣传事业领域的重要舆论阵地，刊物具有其他新闻
媒体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

从上世纪末开始，新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
开来，以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以互联网络和通讯网络为数字
化传播手段，将信息生产、传播与接收集中在一起，呈现出一
种全新的新闻视野和传播平台。人们的阅读习惯正逐渐发
生变化，包括期刊在内的传统纸质媒体，均面临着发行量骤
减、广告业务日益萎缩的困境，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更倾向
于从网络等新媒体获得信息，传统期刊潜在读者群正面临大
量流失。

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多重因素猛
烈冲击下，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传统期刊杂志业均呈现出风
雨飘摇之态势，订阅数的持续萎缩所导致的报界裁员、减薪、
缩版、合并、倒闭的消息时常见诸新闻，其背后隐藏的都是传
统纸媒生存环境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国外传统期刊遭遇相似，国内传统期刊同样既面临着
细分市场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也面临着数字化阅读的压力。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9.9%，其

中手机网民达到 3.88亿，台式电脑网民为 3.8亿，手机首次超
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互联网在我国的飞快发
展，正在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活动甚至政治生态产生巨大
影响。

新媒体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使得我国期刊业也
面临着惨烈的竞争环境。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技术的不断
成熟，“电子杂志”、“互动期刊”等新媒体业态从理念变为现实，
并成为期刊新一轮发展的热点。电子杂志的出现，进一步形成
了与传统期刊相互竞争的格局，瓜分了传统期刊的市场份额。

传统媒体遭遇困境的10年，也正是《中国民族》在改名后
面临转型的10年。发行量大幅下降，是《中国民族》遭遇数字
化时代时的第一个重大挫折。2007年比起1997年，发行量几
乎腰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刊物定位的老化。虽然2000年更名后的《中国民
族》对内容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更多地重视文化类选题，在设
计方面也增加了一个全彩的拉页。但是，这些应急性策略却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族》的传统定位——带着严肃面孔
的机关刊。在新媒体时代，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众多网
络媒体纷纷成立自己的民族频道，2001 年成立的《中国民族
报》以及其旗下的中国民族宗教网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对民族
类新闻时事热点的及时性报道等优势在全国性民族类媒体中
脱颖而出，《中国民族》杂志的读者群必然被这些新媒体分流。

其次是内容创新不够。内容创新是期刊成长的动力，而
《中国民族》50多年的内容风格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导致
了读者对相同内容和形式不断重复的厌倦。策划的主题与
其他民族类媒体同质化现象严重，原创性专题不多，且缺乏持

续性。
再次，面临人才的流失和短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民族》编辑记者外流现象严重。以2005年的《中国民
族》汉文版为例，一本月刊对应的汉文编辑部的编辑记者加
起来一共只有4人。多年来，蒙古文、朝鲜文编辑部人数也
都在3人左右。这样的办刊队伍，必然出现办刊内容质量的
下降。

因此，对于《中国民族》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栏
目、内容、封面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使之在同类期刊中脱颖

而出，彰显个性，调整完善编辑内容，防止品牌老化，实现内容
创新，提升编辑质量，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思路，根据市场竞
争情况进行创新。

传统期刊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转型成为一种
必然选择。面对新技术、新媒体的挑战，许多品牌期刊纷纷拓
展新的门路，实施跨媒体战略，在发行纸质媒体的同时，加快
新媒体建设步伐，如同步设立官方网站、提供电子报纸免费在
线阅读、与通信营运商合作开发手机等增值业务。尽管现在
传统期刊的广告市场和读者市场客观上受到了分割，但很多
固有的优势还是存在的，而认清自身的优势是继续探索、前进
的重要环节。

《中国民族》在转型时代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2012年，
其 55 年的黑白印刷时代终结了。全新改版的《中国民族》以

“在这里，感知56个民族的中国”为新版的创刊词，“半个多世
纪的故事，一个全新的开始。《中国民族》，新的未来，你我创
造！”为广告词，一改过去严肃呆板的教化面孔，将读者与杂志
的互动和交流放在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

改版后的《中国民族》，在整体设计上更像是民族类的《中
国国家地理》，其装帧、设计、印刷等方面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
高。与整体包装相匹配的，还有其内容的不断完善和提高：首
先是开创了卷首语栏目，由执行主编根据当期杂志关注的热
点或者与民族类相关的题材讲述故事，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每
期设一个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2013年6月，新疆天山和云南
哈尼梯田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杂志立刻在关注栏目推出
相关文章《保护天山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梯田书写的记忆片
断》；新设了图志和地理栏目，应对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
开辟了专栏，热点类、电影类、民俗类、美食类文章一应俱全，
满足现代人对于微阅读的爱好。

可以说，改版后的《中国民族》，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
做到“亲民性”，在仍然保持其机关刊的职能外，她变得更加温
情、更加生动、更加充满活力。

除了常规栏目设置的调整外，改版后的《中国民族》在选
题策划方面，也开始尝试与市场以及读者的兴趣接轨，如推出
了春节特辑《舌尖上的各民族美食》等。

除了策划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专题之外，改版后的
《中国民族》还刊发了与时代接轨的政治选题，如《追寻发展
梦 圆好团结梦——民族工作者践行“中国梦”系列访谈》、大
型系列报道《守望相助进行时》等。

当然，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新媒体时代，单单依靠刊物
的内容和可读性还不够，必须要加快数字化探索步伐，突破以
往单纯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的运作模式，为期刊产业发展开
辟新途径，加快实现媒介融合的步伐，学会与新兴媒体合作，
把纸媒生产、电子报、光盘出版等都融为一体。

在数字化探索方面，《中国民族》与多家网络展开内容合
作，是《中国民族》在面对数字化媒介时代的有益尝试。比如
与清华知网、人民网、中国民族宗教网等网站合作。

传统期刊本质上是一种追求永恒的媒体。不论从形式还
是内容上，它从诞生之初就以其厚重感，塑造并承载着人类的
历史和文明。在数字化的今天，只有经过深度加工、附加值不
断提高，并融入更高创新思想和价值的产品，才有生命力。好
莱坞的电影工业，没有因为数字化而衰落，反而创造出了魅力
四射的《阿凡达》。那么，传统媒体为什么不能在新的技术环
境下焕发青春呢？我们拭目以待。

新媒体时代民族期刊的出路
——以《中国民族》杂志为例 □许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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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你的肺活量真大/一场风，12级弱到6级，4
天了还在刮”，“风，教会我们挺起胸膛/两条腿交叉使劲，
在辽阔的荒漠/用上了，爬山的步履”。这是诗人郭志凌在
诗作《克拉玛依的风》中写下的一些句子。实际上，“风”、

“步履”、“荒漠”等诗歌意象，也是郭志凌摄影作品中的重
要元素。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郭志凌喜欢在大地
上不断行走，在有风或无风的日子里。他喜欢用镜头或文
字将这些细碎步履定格，把那些美好的自然、人文景观“据
为己有”。这就使得他的诗歌与摄影作品互为印证。在其
博客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一幅照片，底下配一首
对应的诗歌。

比如关于“蒲公英”。我们在照片中看到的是被风吹
得差不多掉光的蒲公英，略显萧瑟，但在阳光和风的映照
下，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一种顽强生命力带来的温暖。从照
片中，我感受到的是那份淡然，那份随遇而安，无论是被吹
走了，还是继续留在枝头。再看郭志凌的诗作《蒲公英》：

“一场风没有把我劫走/我坚守的地方，人们叫它家乡”，
“我们飘远的躯干，拓宽了家乡的牵挂/我们被一口气吹
散/也被一口气，持续地，喊到嗓子发干”。诗作表达的情
感与照片相得益彰，而文字的隽永和画面的具象也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郭志凌的摄影作品非常讲究线条。在一篇摄影手记

中，郭志凌说：“在摄影中，线条是流畅的音乐，线条是抒情
的诗行，它最能表达摄影者的喜怒哀乐。一个好的摄影者
应该能从平淡无奇的景物中提炼色彩与色彩的构成、光线
与影调的构成、景物与景物的构成、色彩与主体的衬托，利
用色差达到突出主体的摄影目的。”在郭志凌拍摄的岩石
照片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无论是黑白色的对比，还是多
种色层的呼应，他都应用自如。

郭志凌主要是拍摄大自然景观的。这是一种很普遍
的题材取向，因为：走进大自然，可以发现在天地之间到处
涌动着的生命；在伟大的大自然面前，可以感受到人类的
渺小和自负；贴近大自然，与大自然对话，可以寄情于大自
然。在《静谧的赛里木湖》这一张照片中，郭志凌把蓝色天
空、白色雪山、碧绿湖水、橘红骏马、青青草原有层次地铺
陈下来，大自然的那份静谧尽在不言中。

郭志凌曾经写过诗作《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其中写
到：“此刻，为写出对新疆的热爱/我熬了几个晚上，揉掉几
张纸，抽光几盒烟”，可是依然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写不
出来的美，那就先拍下来吧。或许，这就是诗人郭志凌执
著于摄影的理由。

克拉玛依的风
□郭志凌/图 韦林（壮族）/文


